
口罩和公筷
张百年

    1952年，中央
号召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全国性的
活动是打扫，也就
是整洁环境，搞好

单位、家庭卫生。对于个人，提倡勤换衣、勤洗澡，不随地
吐痰，不乱扔垃圾。
正因为是初级阶段，所以对于戴口罩这一项，大家

并不重视。仅以医院而言，口腔科医生、传染科医生是
戴口罩的，外科、骨科医生基本不戴，其他科也随意得
很。至于社会群众，去医院看望病人、在粉尘中干活的
人员，也少见有戴口罩的。

但有两种人，还是会戴口罩的：一是在大冷天，老
人、儿童外出时；二是谁感
冒了或者是得肺结核了，
如果讲道德，外出时，也会
戴口罩，以防传染他人。如
果是健康的青壮年戴上口
罩，认识他的人会说：“呀！
你病啦？”这就搞笑了。习
惯如此，谁也别怪谁。
有趣的是，当时在机

关、团体中，有一句批评和
讽喻只说不干者的歇后
语，叫“卫生口罩———嘴上
一套。”

在五十年代中期，也
曾推行和实施过一个时期
的公筷、公匙和分食制。这
是一种新事物，比如本人，
到朋友、同事家吃饭，或二
三人下馆子，就曾用过公
筷或分食。但是，在家里也
不来这个。
更多人不相信或不重

视这个道理，有的人怕麻
烦，而且，这样做也有相互
不信任之嫌。当然，也有客
观原因：彼时人们日夜辛
劳，下乡下厂劳动，很多时
候都是大锅饭，有时，连筷
子也没有，折根树枝就是
了，哪有时间“斯文”。

如今条件有了，意识
理应跟上。正确使用口罩和
公筷，是卫生，也是爱国。

葑上田
陆 岸

    林逋《孤山寺端上人
房写望》：“底处凭阑思眇
然，孤山塔后阁西偏。阴沉
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
上田。秋景有时飞独鸟，夕

阳无事起寒烟。迟留更爱吾庐近，只待重来看雪天。”
是诗写西湖山水，浅易平顺，独不解“零落棋枰葑

上田”一句。今读苏轼元祐五年（1090）《杭州乞度牒开
西湖状》，言“及钱氏有国，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
自国初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葑，茭白

根也。水浅葑横，淤积田
生，方寸次比，如观棋枰。
又言“熙宁中，臣通判

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
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
间，遂堙塞其半。”熙宁五
年（1072），东坡通判杭州，
和靖身后四五十年矣；而
湖有开塞，葑有沉浮，乃知
处士梅妻鹤子之西湖，非
今日水阔岸白之景象也。

鲜奶小方
西 坡

    如果不是特别讲究功
能性和利用率，买 100平
方米的房子和买两间 50

平方米的房子，理论上是
一样的。但，明明只需住
50平方米的房子，却被开
发商告知，要买房的话，必
须两间 50 平方米的房子
一起买，否则不卖。虽然总
账上说不算吃亏，但买家
的心情不会愉快。
饮食业如果复制这种

“搭卖”“带货”的模式，无
异于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事实上，这样的模式

也不是渺不可追，比如，
“红宝石”的鲜奶小方。

原先，鲜奶小方是一
枚装的，一枚一枚地卖；如
今，传统的销售规则被改
写———两枚一盒装，两枚
两枚地卖。而且，“两枚版”
的小方与“一枚版”的小
方一对一相比，明显小了；
两枚加起来的体量，则比
从前“一枚版”的体量大了
约 50%。我不知道
这是为了什么？

假如，“两枚
版”在材质、净重
包括价格上与“一
枚版”一模一样，只是当中
被划了一刀，一分为二，人
们自然无话可说。可事情
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还是以“红宝石”为
例，它的叉烧卷、牛肉卷在
体量上扩大了不足一倍，
但价格却翻了一倍多。因
为成本上升，售价作相应
的调整，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鲜奶小方“打包”出售，
还刻意地用了新款包装，
是否开了某种套路（推动
销量或隐性调价）之先河？
谁消费，谁心里有数。

要实现利润的最大
化，数字游戏是常被商家

采用的，至于高明与否，全
在于接受者体验的好坏。
无意对商家的经营策

略指手画脚，爱买不买嘛，
我想说的是，一枚点心，之
所以做成这样或那样的大
小，恐怕有些道理，其中，
顾客适配与否，是经营者
必须考量、无法绕开的。好
比喝酒，喝了眼药水瓶那

么一点点，自然不过瘾；但
高过了身体最大的承受
度，那就醉了，伤身子，甚
至送命。

鲜奶小方之格局变
化，肯定不会让人送命，不
过也不能排除让人不爽，
毕竟，一枚太少，两枚太
多。多，无法避免地导致
腻，然后是各种不舒服。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
芳”，“小芳”很能
让人提升想象力；
倘若换个“大芳”
呢？我不确定实际
效果会如何。

我相信当初的鲜奶小
方定型，是充分考虑到顾
客两个方面的承受力：经
济上的和胃口上的。
喜欢吃鲜奶小方的买

家不会过分计较价格因
素，但由于饮食结构改变，
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可
在新奇度上，想必他们比
三十多年前都有所退步。
出现审美疲劳的驱动

力，往往来自于对数量的
不加限制。因此，鲜奶小方
的“扩容”策略是否体现了
“刚刚好”？值得怀疑。

改革开放之后，英籍
华人过秉忠回到中国进行

商务活动，有感于上海的
“奶油蛋糕”的所谓“奶油”
基本上都是人造奶油（俗
称麦淇淋）所为，硬邦邦
的，想给上海人一种全新
体验，便推出了鲜奶蛋糕。

1986年 1月，过秉忠
以自然人投资的身份与静
安区粮食局合资（各自以
45%的股权），加上静安区
侨联再投资 10%，成立了
红宝石食品有限公司。
1987年，红宝石第一家门
店在华山路 375号开业。

过秉忠的经历有点儿
传奇色彩。他 1921 年出
生，祖上为无锡名门望族；
外婆与宋庆龄的母亲是亲
姐妹；父亲过养默是著名
建筑设计师。他毕业于圣
约翰大学，抗战时为“飞虎
队”做翻译；抗战胜利后，
在长春全国最大的胶合板
厂担任总工程师和总筹划
师，“孔夫子旧书网”上还
能买到他编的《胶合板制
造工艺学》一书（1958年，
中国林业出版社）；上世纪
七十年代初移居英国与家
人团聚；2009年去世。

过秉忠选择在中国投
资，除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外，还有一个原因：1979
年其发妻在伦敦去世后，
他结识了在北方交大任教
的上海人应女士。应老师
不愿意去英国生活，也不
愿放弃教职，所以过秉忠
决定留在北京买房定居。

我记得第一次吃到鲜

奶大蛋糕，大概已是上世
纪八十年代的最后几年。
我的一个亲戚从总部设在
澳门的公司返沪，兜里有
点钱，声称特地从“锦江饭
店”（应该是开在锦江饭店
附近的“红宝石”吧）买来
一只鲜奶大蛋糕，供大家
分享。听说花了九十几元，
我们不免认为太奢侈了，
自己怎么舍得花这样的代
价来大快朵颐呢？现在想
来，鲜奶小方的推出，很有
可能考虑到大多数人买不
起鲜奶大蛋糕，退而求其
次，买块小方解解馋或请
请客，比较经济实惠。
事实证明，三合板专

家成为蛋糕专家，好像还
是合乎逻辑的吧。过秉忠
眼光独到，“红宝石”只用
了一年时间就收回了总额
为 20万的投资。
三十多年来，鲜奶小

方总体上一仍其旧，保持
着基本格局：简单、质朴、
松软、细腻、小巧、清新。像
那样格局的蛋糕，在鲜奶
小方之后层出不穷，无论
花式、档次，还是口感、质
量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鲜奶小方照样有一大批
拥趸，当下还是“红宝石”
里的一颗“红宝石”，不得
不说是个奇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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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早年在山东大学教书，山东大
学前身是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一九五二
年山东大学迁址济南，海洋、水产和正筹
建的地矿三个系留在青岛，独立建为山
东海洋学院，父亲就留在了山东海洋学
院。学院的牌名是父亲找舒同题写的。
臧克家三十年代就读于国立山东大

学，作为知名校友，臧克家与父亲私交甚
好。“文革”后期，臧克家回了北京，但还
经常找机会跑到青岛，逛熟悉的老街，也
与相熟的朋友聚了聊天。印象中，他至少
到家里来做过两次客。
父亲喜欢书法也喜欢古诗，臧克家

会与父亲在父亲窄小的房舍里谈天说
地，谈古论今。他靠着床帮坐，那里靠扇
窗户，光线充足。他每回来，都会翻翻父
亲的书架，看看新添了些什么书，然后扯
几本出来翻读。
臧克家是潍坊人，父亲是青州人，两

地相距六十里路，乡音相差无多，听他们用土得掉渣的
话交谈，感到蛮有兴味。臧克家那时已上了年纪，但谈
吐有神，激越澎湃，诉说与玩笑都显露出他豁达的胸
怀。所以父亲称他：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臧克家说，白发染顶了，却也不可无追求。有一回，他感
情饱满地朗诵了自己的一首诗：必达宏标远，兼关不计
程。双肩千石重，白发万根轻。他说，还摘了其中两句写
成对联挂在门上，作励志心语。

父亲对我说：好好读读臧克家伯伯的诗，一个白发
人，依旧老而弥坚，时刻不忘一个老战士的责任与担当。

你们年轻人啊，当从诗里受到鞭策。于是，我
称之“白发诗”的这诗，当晚便被熟记。
臧克家喜欢父亲做的炸酱面，说老刘

的炸酱面与老北京的炸酱面有的一拼。面
对夸奖，父亲做面的劲头便更足。除精选了
多样配料，还会再力求精致地做几样富有
海边特点的小菜。
一九八三年冬天的一个周末，父亲正

在家中研墨写字，突听楼梯响，迎出去看是
臧克家先生来了。那年，臧克家七十八岁，
但精神矍铄，幽默风趣的话儿不断。父亲让
臧老写几个字，臧老说句久没动笔了还是
把笔接了，也没思索，就把他喜爱的那首诗
写下来。印章没在手边，便承诺带回北京加
盖了章子再寄来。
臧克家回到北京，很快把盖了章子的

墨宝寄了来。还说，其中有个字写错了，老
友嘛，不改了。我和父亲费力查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那个错字，后来发现大概是那个
繁体的关字吧。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0
2020 年 7月 3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史佳林 编辑邮箱：shijl@xmwb.com.cn

臧克家手书“白发诗”（左图）

科学夜宵
殷 骏

    为了加快复工复产，上海乃
至全国各地正在全力发展夜间经
济，而各地夜间经济的休闲内容
又几乎以销售各类美食及为市
民、游客提供夜宵服务为主。
吃夜宵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

习惯。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4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1.5?的受访
者通常在路边吃夜宵；00后占 1.1％，90
后占 23.2％，80 后占 51.0％，70 后占
18.3％，60后占 5.2％。
然而，大量研究证明，

经常吃夜宵对健康有很多
不利影响，吃夜宵成为习
惯后普遍会导致各类生活
习惯病：第一，易得结石；第二，营养无法
消耗，易引发肥胖；第三，影响性功能；第
四，诱发失眠。众所周知的是，夜市小吃
中，售卖的大头往往是烧烤、油炸、甜食
等重盐重糖重油重辣等所谓“四重食
品”，引发上述疾患，“四重食品”可谓“主
力”中的主力。
有人认为，先把经济带起来，得了病

再治疗。实际上，日本等国因不健康饮食
及其他生活习惯病导致的高额医保支出
使医保制度难以为继，可谓殷鉴不远。因
此，有必要引导市民科学进食夜宵，以期
实现市民健康与夜间经济的双赢。
夜市售卖食品时，最好要标明必要

信息，如单位重量、容量所含有的盐分、

糖分、脂肪、胆固醇、热量及不适宜食用
人群及其他特殊信息，尤其是现场制售
的食品应在其摊位醒目处标明上述信
息，标注数据须经食品卫生部门事前确
认，同时还应标明上述物质每日摄入量
的健康标准上限；在推广力度上向相对
健康食品倾斜，即在通过各类媒体平台
宣介夜宵美食时，对于五谷杂粮、果蔬类
食品、低脂乳制品等健康食品可适当加
大宣传力度，而对于上述“四重”等较不
健康甚至最不健康食品应在摊位数量、

设摊位置、日均销售份数
等方面予以适当限制，逐
渐引导市民、游客改良饮
食观念；合理规定夜市尤
其是售卖夜宵的时间段，

如近期重开的上海市静安区“安义夜巷”
的营业结束时间为 23点，较为合理；采
用适当方式通过科普广播或平台推送、
书面宣传等方式宣传科学进食夜宵的注
意事项，尤其应对包括“三高”等慢性病
人群进行健康夜宵饮食指引。
“健康上海 2030”规划纲要第二章

第一节中，明确要求有关部门积极引导
市民实现和保持合理膳食结构，并为
此制定实施市民营养计划。应当
说，“纲要”与提振夜市经济是不
矛盾的。也只有科学、有序地实施
市民营养计划，才能在 2030年实
现市民中超重、肥胖人口增长速
度明显放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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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梦

叶

辛

    《文学报》的摄影记者
曾经给我的书房拍了一张
照片，让我配上几句话，我
当时写道：我的书房很小，
小得除了书橱，仅容我写
作的一桌一椅；我的书房
很大，敞开的门连接着整
个客厅，写累了离开书桌
就能在厅里来回走动⋯⋯

读者看到这段话，就
能读出我终于有了一间书
房的心情。
在我们这一代

人的中青年时期，
多少人盼望过一间
拥有独立思考、阅
读和写作的书房
啊，但在住房狭窄
而逼仄的“七十二
家房客”传遍全上
海的时期，很多婚
龄青年期盼的，首先是一
间婚房，哪怕只是一间前
楼，一间后厢房，甚至是小
小的亭子间，就有一份小
小的满足了。哪里还敢奢
望书房。
书房，一度是多少上

海人的“梦”。说起来，多少
总要带着点儿感慨。我最
为难忘的是，多次去往上
世纪三十年代老作家施蛰
存家拜年时，90多岁的老
作家总是在他家那间房子
的一隅，守着小桌子和我
促膝交谈。他时常带点儿
幽默和调侃的口吻指指小
桌和书架说，我看书在这
里，写字在这里，吃饭和打
瞌睡也是在这里。
我在想，老先生是把

家中这个小小的角落，拾
掇成了个小小书房了吧。
不知不觉地，真的是

不知不觉啊，随着上海人
住房的改善，书房已经不
再是作家和文人们的梦，
去作家和文人们的家中做
客，不时会受到邀请：要不
要参观一下我的书房。有
的书房不大，布置得十分
雅致；有的书房为尽可能

地放下藏书，往往
把书橱做满了整壁
墙，直顶到天花板。
我是九十年代后期
拥有既小又大的书
房的，正如摄影记
者所说，你的书房
虽简洁，却是大中
有小、小中见大，有
自己独特性的。于

我来说，和插队落户茅草
屋里守着煤油灯写作、和
初成家时用报纸遮着台灯
光不要打搅了妻儿睡眠的
写作环境相比，已经十分
满意了。
书房的功能得以延伸

和拓展，起到文化地标的
作用，则是几年以后的事
情，连我都没想到。

先是在 2005 年金秋
时节，我插队落户的砂锅
寨叶辛春晖小学竣工时，
中华文学基金会捐助了
10万元的新书，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
捐助了 10 万元又在学校
门前建了春晖知青广场，
小学校里挨着图书室，辟
出了一间书房，老乡说随

时欢迎我到这间书房来住
和写作。紧接着，少数民族
的布依山乡“好花红”，改
造了一座百年历史的布依
族庭院，建了“叶辛作品阅
览室”，也辟出了一间书
房。风景宜人的花溪河畔
大成山麓，更有一间直接
取名“叶辛书房”的屋子，
这篇文章就是在书房的声
声鸟语中写下的。

差不多同时，上海的
海湾园，以我长篇小说《客
过亭》的书名，建了一座客
过亭，亭子里设了一间书
房。到了 2016年的早春时
节，应浦东新区书院镇的
盛情相邀，建了“叶辛文学
馆”。而闵行区的吴泾镇满
天星广场上，则辟出了“叶
辛文学品读室”。最近，以
云开馆形式揭幕的“叶辛
高桥书房”，可说是一处最
新的文化地标了。

以文学的名义建立贴
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文化
地标，是近些年中上海乃
至全国文化公共事业发展
的充分体现。对于热爱文
学的人们来说，能够近距
离地在社区、古镇、村寨中
触摸到书籍，参加一些和
文学有关的活动，无疑是
一种陶冶心灵的快事。而
对于我来说，直接与读过
我书籍老知青、同时代人、
喜欢写作的大、中、小学生
沟通、交流，听取他们的建
议和意见，同样也是获益
匪浅。每次在这些场所参
加活动，都让我体会到，在
奔小康的道路上，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都在散落民间的一处
处书房里充分体现出来，
让书香弥漫在社区、古镇
和各年龄层的读者们中
间。怪不得，我们作家协会
和文学所的同事们，退休
以后纷纷在他们所在的居
住地附近，建起了书房和
工作室哩！这能不能也算
是上海的文化景观呢？

书房已经不再是作家
和文人们的“梦”了。

百家话小康


